陈巢南与徐寄尘的交谊

王瑜孙  （忍庵）

陈巢南在逊清末季与柳亚子、高天梅等发起组成南社，以文字鼓吹革命，为近代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巢南创作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诗歌文章，并提倡戏剧改革，普及平民文学，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鼓动。辛亥革命后又直接参与反袁斗争，提倡女权尤不遗余力。南社历时二十七年，前后社员达一千一百多人，在近代文学团体中影响最为深远。社员中女性不满六十人，像徐寄尘那样尽瘁革命，大量创作诗文，卓然有所树立的为数不多。从有关徐寄尘的史料中可以看到：徐的走出闺房，面向社会是秋瑾给她的启迪和影响，而在徐的后半生，事业、精神上给予全力支撑和帮助的，实无过于陈巢南了。

徐寄尘和陈巢南共同倾向民族革命、民主革命，是政治斗争中志同道合的同志；徐陈共同爱好诗词文学，兴趣相投，陈帮助徐提高写作水平；两人在性格上更有其共同点，都是重义轻财，彼此肝胆相照，在人生崎岖的道路上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夥伴。有些人由于不大了解徐陈之间的这段历史，往往蜚短流长，这也并不足奇。本文就见闻所及，略述两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主要活动和交谊于下：

徐寄尘名自华，号忏慧，浙江石门人，出身书香门第。祖父亚陶是清光绪进士，寄尘幼年聪敏能诗，为祖父所钟爱。廿一岁嫁给湖州南浔梅韵笙，时在光绪十九年（公元1893年），隔了七年梅即病故。南浔张弁群创设浔溪女学，请寄尘主持校务，由褚辅成的推荐，聘请秋瑾来校任教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成为莫逆之交，时在光绪三十二年（公元1906年），寄尘和妹小淑（名蕴华）曾将全部首饰约值黄金三十两倾箧佽助革命，秋瑾异常感动。秋在浔任教虽短短几个月，但对徐寄尘的一生，影响极为深远。秋瑾就义后，寄尘不仅收殓忠骸，并与无锡吴芝瑛一起在西湖中心苏小小墓旁营造秋墓，后来又建成秋风亭供后人瞻仰。光绪三十四年正月（公元1908年2月25日）秋墓竣工后在西湖凤林寺开追悼大会，有二百多人参加。会后成立秋社，寄尘被推举为社长，社员有陈巢南、褚辅成、姚勇忱等数十人。辛亥革命后，又在上海创办竞雄女学，以纪念秋瑾。校长初为秋瑾之女王灿芝，后来王赴美留学，继任者为南浔纪国振女士。1909年南社成立，寄尘姊妹即申请入社，为南社早期社员，寄尘之与巢南相识在南社成立前，巢南比寄尘小一岁，寄尘之妹小淑小于寄尘十岁，师事巢南。常聚集一起研讨诗文或同游名胜，感情甚为融洽。巢南曾腿上生疮，十分危险。在寄尘帮助下，送进同济医院治疗。巢南丧妻，所遗一女亨利，年纪很小，寄尘代为抚养，如同亲生一般 [1]。因为自己的女儿梅蓉，不幸患白喉夭折[2]，正可藉此减轻思念之苦。徐陈两人生活上互相关心，文字上互相探讨。寄尘所著《忏慧词》巢南替她勘稿，并设法交广东排印。又将寄尘的《听竹楼诗稿》请柳亚子题词，柳题了四首七绝，将她比拟朱淑真、李清照，给予很高评价；而且还称之为“季布红妆”。有诗云：“一生一死交情在，季布红妆想见之。风雨年年秋侠墓，有人和泪读遗碑。”秋瑾墓碑是寄尘所撰，使这位巾帼英雄的事迹，垂之千古。巢南题词则有“为约同人扫南社，替君传布廿年诗。”认为寄尘之诗必传，所惜寄尘的《听竹楼诗稿》生前不及刊印，遗稿由其侄徐益藩（一帆）保存，抗日战争时期，益藩将诗稿送交我乡周子美教授，准备收入《南林丛刊》第三集，嘱我加以选录，因之得读全稿。从诗稿中读到不少陈徐两人唱和之作，字里行间，充满着深厚的交谊，例如：《迟巢南子不到书寄》诗云：“十日轻寒未放晴，西泠约已爽清明。空劳冒雨来悬榻，何事春风懒入城。岂是尺书迟过雁？却教斗酒独听莺。花时不醉匆匆去，恐惹湖山笑此行。”那时巢南在广州，供职于大本营宣传部门，未及时践约，寄尘就以诗代柬，前去催询。最有趣的是有次夜间同游三潭印月，驾一叶扁舟，赏月饮酒，忽然不见了巢南，寄尘和其他同游者遍觅不得，非常焦急，怕他失足溺水，为水淹毙。后来才知是巢南醉醺醺地误乘了别人家的船。寄尘提议罚他作十首绝句，巢南写的诗中流露出抱怨情绪，寄尘写诗作答，今选录首尾的四首于下：

“连宵爱月荡轻舟，十里湖山汗漫游。蓦地诗仙忽飞去，累人觅遍小瀛洲。

堤边小立费寻思，烟水茫茫何所之？若果骑鲸捉明月，何如一舸逐鸱夷。

醉趁他舟独自归，疑生疑死是耶非？十联诗句犹轻罚，莫想吴侬代解围。

浮湘吊屈诚多事，步障青绫怨不平。如此吟诗欠公道，只将杯酒谢门生。”

寄尘虽比巢南长一岁，但平日尊称他为巢南子或佩子，子者男子之美称也。是寄尘把巢南看作自己的师长，可是彼此之间关系从诗里面也不难看出来。如果把他们仅看作诗酒之交却大谬不然。民国五年（公元1916年）袁世凯正式公布实行帝制，以一九一六年为洪宪元年。各省先后宣布独立。但江苏省的都督冯国璋仍首鼠两端，革命党人集议于竞雄女学，寄尘和巢南主张先占领苏州，用以胁迫南京。两人乔装为母子进香，辟室苏台旅馆，指挥一切。苏州警察厅长某氏，事前已有默契，后又后悔，告了密，派军警把苏台旅馆重重包围，准备逮捕，幸发觉早，寄尘、巢南化装逃脱。徐陈两人的友谊正是从长期参加革命斗争中所凝成。民国廿二年（公元1933年）巢南病逝，两年后，六十三岁的忏慧词人徐自华寄尘女士也在杭州西湖秋社溘然长逝。

[1]巢南为寄尘所作《忏慧词序》有“悲余蓬藠，妖女荏弱，无所依倚，为亲挈以去，以故去病甚德夫人”之语。巢南女陈绵祥小名亨利。寄尘《西湖纪游诗》有“同登天竺礼慈航，娇女随参一瓣香”娇女即谓亨利。

[2]寄尘所生一女梅蓉十二岁时患白喉夭殇《哭蓉女诗》有：“擎掌明珠十二年”之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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